
□韩月琴

多日前就和朋友相约，要找个时
间坐下来好好聊聊，无奈琐事缠身，
始终不得空闲。一天下午，借着孩子
去上兴趣班的机会，我们终于如愿以
偿地坐在一起，度过了半天美好的时
光。

说来也巧，我和朋友是师范的校
友，十多年前我们先后在漯河师范就
读，而且机缘巧合，我们的文选课还
是同一位老师教的，彼此却并不认
识。十多年后，她家住在会展中心
附近，我家住在交通路南端，穿越大
半个城市，身在不同的行业，却因为
共同的兴趣爱好就此相识并熟悉，这
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朋友在沙北办了一个书馆，只在
周末上课，所以我们约在了她的书馆
里。当我匆匆赶到的时候，她已经把
茶泡好了。朋友是个有情调的人，书
馆里除了必备的课桌椅和黑板之外，
还有一套精美的茶具，可见她在上
课之余常常在这里会友品茶，我想
她平常的日子应该也是很精致的。
朋 友 很 谦 虚 ， 一 再 说 自 己 茶 艺 不
精，将就着喝。我心中暗笑：一向
粗枝大叶的我从来不曾这样悠闲地
坐下来品茶聊天，今天是第一次，于
我而言，这样闲适的时光已经够美好
的了。

书馆面积不大，却布置得简单雅
致，朝阳的墙边摆放着几盆花草，碧

绿的叶子上洒满了暖暖的阳光，映照
得片片绿叶亮光闪闪。

茶香氤氲，我和朋友临窗而坐。
放眼望去，街道纵横，楼群林立，城
市的热闹与繁华尽收眼底。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也没有主
题，时而天南海北，时而鸡毛蒜皮。
虽然相识仅半年，但我们仿佛已是相
交多年的旧友，言谈间总觉得十分投
缘。我们从读书写字聊到人际关系，
又从人际关系聊到日常琐事。温馨
平和的笑容在我们脸上悄然绽放，
平日里，身兼多重角色的我们忙工
作，忙家庭，像一头负重的老牛一
样 马 不 停 蹄 地 奔 波 在 各 自 的 岗 位
上。这个午后，我们放下了办不完
的俗务琐事，放慢了奔忙的脚步，给
了自己一段休闲的时光，喝茶聊天，
回忆畅想，我很享受这样闲适的时
刻。

席慕蓉曾经说过：“走得最急的
都是最美好的时光。”不知不觉，时
间已经悄悄溜走了两个多小时，虽然
意犹未尽，但接孩子的时间就要到
了，我不得不起身告辞。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滚滚
红尘中，我们的生活中大多数时间充
满着平淡无趣和匆忙焦躁。年龄渐
长，我对衣着打扮的要求日益趋向得
体大方，慢慢对逛街失去了原来的热
情，越来越不愿意把闲暇的时光消耗
在闲逛上。与谈得来的朋友喝茶聊天
还真是对了我的胃口，我想这应该跟

读书写字一样也逐渐发展成为我的业
余爱好。

晚上，意外接到朋友发来的微信
消息，说是白天聊天太投入，把准备
送给我的一株牡丹忘记了，让我明天
有空的时候去拿，这让从不养花的我
哑然失笑，同时也受宠若惊。因为我
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养活它，但我不
能拂了朋友的盛情，明天下午一定欣
然前往，从此以后也让花儿来装点我
的生活。

如果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生活的必
需品，那么，琴棋书画诗酒花应该
是生活的点缀，除了庸常生活里的
琐碎，我们的心中真的还应该有诗
意和远方，只有这样，在我们的生命
长廊里才会感受到越来越多的美好时
光。

美好的时光

□魏亚鑫

前天爷爷的周年祭日，我们都回家
了。爷爷，那个疼爱我，我也疼爱的老人
不知不觉已经离开我们14个年头。

本打算回去跪在坟前痛哭一场，借着
肆虐的眼泪，释放梦里的想念。由于某
种原因，我未能如愿，只有回家了。这
次是真的回家了，一别多年的家。一个尘
封了记忆和故事，也被时间尘封了 13年的
家。

以前，每次回来只能在大伯家落脚，
吃了午饭就匆忙离开。每次回来，我和妹
妹一定会推开家里厚重的大门，走进荒芜
的院落，走进阴暗湿潮的屋子，打开曾经
视如珍宝的抽屉，翻看褪色相册里发黄的
旧照片，爱不释手贴着贴画的日记本，哼
唱歌词本里字迹已经模糊的稚嫩儿歌，温
热的眼泪在眼眶里泛起岁月的碧波，荡漾
着驶入我们的童年。记不起哪年哪月哪日
的一束阳光，透过破碎的玻璃窗，把童年
照成金色。

每一次，都是短暂的停留，片刻的留
恋，匆忙地离开。

每一次离开，都会带走一两样东西，
或是装饰过美好童年的粉色发卡，或是杰
伦的一盒被我们搞得因缠带而废弃的磁
带，只不过歌词里有蜗牛和稻香，给过曾
经的年少无知很多勇气和力量，青春彷徨
时的一线光明和希望。

奶奶走得早，爷爷去世后的第二年，
我们一家人离开了老家，各奔东西。爷爷
奶奶的去世似乎让家变得没有牵挂，所以
我们走得很干脆。可随着时间流逝，年岁
渐长，老家越来越让人牵挂，成了深深的
牵绊。

前不久，爸爸多年的心愿落地，一个
人在家忙活5个多月，一点一滴，一砖一瓦
构建他对家的真挚怀念和热切渴望。

院落里虽然还堆放着早已派不上用场
的旧农具、大水缸，以及乱七八糟的杂
物，但丝毫阻挡不了妈妈对院子美好的畅
想，妈妈说农具不能丢，她要用它们把院
里的空地开垦成小花圃和小果园，还要在大
水缸里种荷花。孤单了 13年的银杏树现在
枝繁叶茂，去年就果满枝头，听到妈妈要给
它呼朋引伴，翠绿的叶子像极了娃娃们高举
的小手，在明媚的阳光里欢快地鼓掌。

这里不仅有我和妹妹的念想，还有爸
妈的念想。就像爷爷门前的断墙，是那一
辈人留下的足迹，多少次风雨后，总会被
岁月的风霜留下一丝痕迹，挥之不去……

家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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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红丽

1997年年底，当村村通网络工
程的电话线通到我们村子里，宁静闭
塞的小村庄，心跳忽然加速，从此刻
起，这里会变得不一样。我家第一批
装上了电话。原因很简单，孩子们都
在外打工，父母想念孩子，有了自己
的电话，方便和孩子联系。

电话刚装好，父母特别激动，想
快点儿把电话打给远在广州打工的孩
子。父亲第一次在家里拨打电话，手
都是抖的。种了几十年庄稼的手，干
起农活儿毫不含糊，第一次拨打电
话，却有些不听使唤。尽管他提前深
吸了几口气，又咽了几口吐沫。他小
心 地 伸 出 右 手 食 指 ， 先 按 下 “ 免
提”，又看了好几遍电话号码，在母
亲的一再提醒中，再次确认过座机上
的数字，才小心翼翼按下去第一个号
码。座机“嘟——”的响了一声，他
脸上露出喜悦，装电话的工人对他说
过，听到“嘟”的一声响，就是输进
去了一个号码，才能接着按第二个号
码。终于迈出了生平拨打电话的第一
步，成功了！父亲激动地接着按第二
个号码。可是，电话没有发出“嘟”
声。父亲停顿了一下，又按，还是没
有响声。母亲觉得父亲可能是按错号
码了，抢过紧攥在父亲手里的电话
本，帮助他大声念了一遍，两个人经

过仔细核对无误后又试了一次，还是
没有发出“嘟”声。他们看见我在旁
边站着，一直不说话，就让我看看是
怎么了。可我也只是见过别人拨打
电话，自己一次也没有碰过电话，
我也不会呀！更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一下，父母都急眼了。这是咋回
事 ？ 父 亲 又 对 着 电 话 机端详了几
下，号码对，按下去的号码键也对，
实在找不出毛病，一定是电话机出了
问题。

确定了原因，父亲头上的汗急得
都冒出来了，一肚子的火瞬间就要喷
发。花那么多钱，装了一部坏的电
话，这不是坑人吗？他火急火燎地三
两步走到院子里，推出自行车就要去
乡里找装电话机的工人去理论。母亲
也很着急，但是她还算是冷静，上前
拉住父亲，让他先去问问邻居，邻居
家也装了电话，也许他家的电话机是
好的呢！父亲一听觉得有理，就把自
行车往母亲手里一推，匆匆去邻居家
搬救兵。

邻居是被父亲拖着来的。父亲在
路上已经把详细的情况告诉了他。他
看了看电话机，刚才拨出的第一个号
码还在座机显示屏上。邻居对着电话
号码，对照着电话机又确认了一
遍。试着又按了一次刚才父亲按的
第二个号码，依然没动静。父亲便

进一步确定电话机一定是坏的，他更
着急了。不行，他一定得跑一趟乡
里，否则，电话打不出去，这不是要
急死人吗？邻居也有些不好意思，他
一边说，一边对着电话机继续研究。
当他的手指又碰到刚才按了好几遍的
键盘号时，问题的关键突然就找到
了：父亲刚才按键的时候，太过用
力，话机上那个按键被按了下去，没
有及时弹回来，所以就听不到“嘟”
的声音。刚才，邻居的手指无意间碰
到了它，它弹回来了，大家都看到
了。由于刚才大家都着急，谁也没有
看出来键盘上的异样。邻居帮父母拨
通了电话，一场小小的风波总算平息
了。刚才的紧张气氛化为乌有，父亲
的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记住
了邻居的告诫，知道以后拨打电话
时，一定要小心，不能太用力。

如今，座机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
活。祖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每一个村
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人，都和祖
国同呼吸、共命运。父亲已经学会用
智能手机发微信、视频聊天，可是，
回想当年的事情，就像是昨天刚刚发
生的一样，那日的情景、当时的心
情，至今历历在目。

我家装上了电话


